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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拔
1600

米
。

北回归线以南
。

“

全国百名文化记者红河行
”

车行元阳
，

沿
着哀牢山脉东麓的红土脊梁一路向上

，

向上
。

车
窗外

，

连片梯田依着山岭谷壑渐次展开
，

水光映
天

，

风岚缥缈
，

层叠错落
，

绵连不绝
……

引得车
中人们兴奋不已

，

拉开车窗长枪短炮一通狂拍
，

清冷的山风忽地灌满了车厢
。

人们都说
，

冬天和春天栽秧之前的梯田最
美

。

平整一新的田畴里
，

盈盈田水把一道道土埂
的曲线清晰出来

，

是分割
，

又是相连
，

看那形状
各异

、

大小不一的块块水田映着天上的悠悠云
朵

，

像是无数面落在人间的镜子
，

分明是不同的
光景

，

却映着同一个天
……

目光游走在梦一样

的梯田云海
，

耳边是导游姑娘小何的歌唱
：“

假
如你来到云南

，

请到元阳走一走
。

云海
，

梯田
，

风
光似仙境

。

啊
……

元阳
，

你在山里
，

你在云中
，

你
永远驻在我们心中

。 ”

优美的旋律似乎催促我们
尽快到达目的地

，

那是观赏哈尼梯田的最佳地
点

：

老虎觜
、

多依树
、

坝达
、

箐口
———

可都是申报
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区哟

。

车到老虎嘴已是黄昏
，

苍茫天地之间展现
出一幅巨大的画卷

，

那满坡满谷
3000

多亩梯
田从深峡中层叠而上

，

高处有如天梯直挂云
端

，

渺渺不可见其尽头
。

夕阳下
，

远近田畴水光
斑驳迷离

，

烟波浩渺
，

云蒸霞蔚
，

岚烟随风飘
荡
,

似有骏马驰行
，

龟蛇灵动其间
，

神秘莫测
。

我们站在景区的钢结构封闭式观景廊上放眼

眺望
，

被这梯田奇景深深震撼
。

后来观览坝达景区的梯田时更令人激动
。

那密密层层连绵不绝的万亩梯田
，

从海拔
1100

米的麻栗寨脚下拔地而起
，

一直伸向海拔
2000

米的高山之巅
，

广袤
，

深邃
，

一望无际
。

早晨的山
地风

，

推动云海雾涛奔向眼底
，

一座座田山在云
雾奔涌中更显得气势磅礴

，

神奇壮丽
。

此时
，

高低
错落的田畴水光潋滟

，

色彩斑斓
，

恍如置身于人
间仙境

……

在这里
，

大山的苍茫雄壮与水乡的
旖旎轻盈

，

竟是如此情投意合浑然一体了
。

你不
得不惊叹哈尼人巧夺天工

、

造化自然的伟力
，

难
怪古有明朝皇帝

“

山岳神雕手
”

的称许
，

今有法国
人类学家

“

大地艺术家
”

的叹服
。

据说
，

哈尼梯田绵延红河南岸的红河
、

元

阳
、

绿春
、

金平等县
，

总数在
70

万亩以上
，

有的
连片相接超过万亩

，

有的从山脚到山顶高达
3000

多梯级
。

全靠着哈尼人手中一柄短锄头
，

随山形就地势
，

巧思运匠
，

坡缓地广则围起大
田

，

坡陡地窄则凿垦细垅
，

甚至沟边坎下的石隙
间也开出了簸箕般大小的

“

巴掌田
”。

田台垒筑
完成

，

再挖渠引水浇灌
，

遍布哈尼梯田区域的骨
干沟渠多达

4653

条
，

小沟小渠更是难计其数
。

山间的溪泉
、

天降的雨露涓滴不弃
，

悉数融入了
梯田的灌溉体系中

，

雨季冲肥排涝
，

旱季蓄水浇
田

。

哈尼族地区所呈现出的
“

森林
———

村
寨

———

梯田
———

江河
”

四元素共构而成的水循
环利用的良性生态

，

正是哈尼人对
“

山有多高
，

水有多高
”

的地理气候特点的顺势引导
，

解决了
梯田稻作的命脉

———

水利问题
，

才有了海拔
2000

多米的高山上稻谷飘香的奇景奇迹
。

这
是人与自然相融相谐的奇妙结晶

，

也是民族文
化与自然生态相生相荣的杰出典范

。

让我意想不到的是
，

观景归来回到下榻的
酒店

，

偶遇一个哈尼族姑娘小卢
，

于是说起梯田
奇观

，

我兴致挺高
，

她却回应道
：

我们从小就在
梯田上玩

，

祖祖辈辈都在梯田上劳动
，

靠梯田生
活

，

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呀
。

小卢还说家里老辈
人也是这样看的

。

听了她这番平淡的话
，

我忽而

有所触动
———

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
言万语

，

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
。
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
，

导游小何对我们讲
过

，

哈尼人不信神
，

只信森林
。

他们认为
，

保护
好了森林

，

就保护好了梯田
———

哈尼人尊崇
树

，

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
，

即使是出
于不得已要砍树

，

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
祷树桩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

。

于是
，

哈尼族就
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

“

寨神节
”。

所谓
“

寨神
”，

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
，

其
神圣不可侵犯

，

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
围

、

水源林地砍伐耕作
。

这个世代谨守的
“

民族
禁忌

”，

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
深沉记忆

，

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
、

水源
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

，

其中蕴涵着
对人间万物的挚爱

，

更闪现着人类与大自然平
和相处的智慧之光

。

1300

年前
，

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
，

垦凿梯田
，

种植水稻
，

胼手胝足生息不已
。

在漫
长的岁月里

，

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
梯田的劳作

。

直到今天
，

孩子出生
，

要行挖梯
田

、

摸螺鳝的
“

命名礼
”；

家人去世
，

要下葬在梯
田近旁的坡上

，

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家
园

……

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
，

生死

不离
，

永难割断
。

他们的衣食住行
、

人生礼仪
、

节日祭典
、

信仰宗教
、

劳动生活
，

无不取之于梯
田

，

又归之于梯田
。

所以
，

哈尼人对自家梯田这
样平静甚至是平淡的说法

，

与旁观者的审美
取向不搭界

———

在一年到头辛勤劳作的人眼
中

，

青青秧苗蓬勃迎风或是稻谷金黄满山飘
香

，

总要强过冬季水平如镜的空荡田畴
，

无论
那是怎样地具有艺术性

。 “

雕刻大山的民族
”、

“

真正的大地艺术家
”

等等称谓
，

相较于千百年
来数十代人一锄一锄的血汗垦殖

，

也似乎失
之于轻忽

。

应该更深入地走进哈尼人家
———

在
“

开秧
门

”

插秧或是冲肥入田的日子里
，

去看他们不
分老幼倾寨出动

，

女人特意穿上新衣盛装而
来

，

不避污秽
，

欢歌劳动
，

感受那种把劳作提升
为欢快节日的乐观精神

；

在收获之后
、

新年来
临之际

，

去看他们摆满一条街的
“

长龙宴
”，

阖
寨团聚共庆三日

，

酒酣饭足既是娱神
、

敬祖
，

也
是犒劳自己一年的辛劳

，

体验这份用诚实劳动
换来的丰足

；

在一年一度的
“

寨神节
”

祭祀日
，

去看他们拜祭树木的崇敬虔诚之心
，

认知他们
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的处世之道

。

或许深入了
，

我们会更加懂得哈尼梯田
的美之所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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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掌心的阳光

我小时候喜欢养小动物
。

养过鸽
、

兔
、

猫
、

狗
、

金鱼
、

蟋蟀
,

还有蚕
。

养蚕是在刚进小学的
头两年

，

说起来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
，

但记
得还很清楚

，

就像是昨天的事情
……

最早的蚕种是向人讨来的
，

巴掌大的一
张旧报纸上

，

有一片密密的蚕籽
。

开春不久
，

还冻手
，

就把这片纸捂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
。

几天之后
，

黑黑的小蚕宝宝出来了
。

找来纸
盒

，

盒盖上用锥子穿出一些小孔
，

放上一层刚
从桑树上冒出来的嫩叶子

，

用毛笔把黑黑的
小蚕扫进盒里

，

好像把自己的心也扫进那小
盒里去了

。

那是一种快乐
，

也许正是这人生最
初的快乐

，

让我同时记住了童年
。

那一年
，

母亲因为与地委书记意见不
同

，

加上其他一些事
，

被定为
“

阶级异己分
子

”，

在地委宣传部长的位子上受到开除党
籍的处分

，

调到成都市教育局当中教科长
。

我们住的地方叫将军衙门
，

在衙门府后一个
巷子里

。

那院子大
，

从窗上的彩花玻璃
，

就可
以想见这院子曾风光得很

。

我们住在西房
，

南房住的人姓王
，

东面是个书库
，

南面是个
开会的房子

，

但没开过会
。

天井里的砖都被
雨水锈绿了

，

滑
，

也就没人在里边玩
。

只是有
一丛含羞草长得很喜人

，

用手一触
，

它就瘫
在地上

，

像戏里边的美人昏倒一样
，

你过一
会儿转身

，

它又容光焕发在阳光里招摇
。

母
亲到这里后依然很忙

，

平时顾不上我们
，

连
星期天也常是和老师们坐茶馆谈事

。

到了星
期六

，

母亲通常要带我们姐弟俩看一场晚场
电影

。

电影院离家远
，

那时城里公共汽车只
在几条大街上跑

，

电影散场后
，

昏黄的街灯
下

，

回家的路真是太长了
。

童年就是简单的快乐加上简单的忧愁
。

在我养蚕的日子里
，

我的快乐和忧愁都是围
绕蚕

。

看蚕吃桑是件非常开心的事
。

盖上一层
桑叶

，

蚕先伸出一星儿嘴
，

啃出一个缺口
，

露

出一头
，

然后沙沙地啃出一大块地盘
，

当它们
全爬在上面时

，

桑叶已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
。

它们一个个昂起头
，

四处晃动
，

要吃
。

这副乞
食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

。

院子里只有一棵桑树
，

不久便被各家养
蚕的孩子摘光了

，

一到断了粮
，

我就眼泪汪汪
的

，

母亲吵一句
：“

哭什么
，

没出息
！”

然后便骑
上车

，

到有桑树的老师家里去讨
。

还不能总去
给一家找麻烦

，

我养一季蚕
，

母亲要跑半座
城

。

那时
，

我读的是寄宿学校
。

星期天去学校
的时候

，

要用一只大竹篮
，

把一片片擦得干干
净净的桑叶

，

整整齐齐码放在里面
，

上面盖一
条湿毛巾

，

这就是我的蚕宝宝一周的食品
。

等
到蚕宝宝长大了

，

变胖了
，

身子发亮了
，

吃得
也更多了

。

一篮子桑叶坚持不到周末就空了
，

于是母亲就在星期四给我送桑叶到学校来
。

一到星期四课外活动时间
，

我就在校门边转
悠

，

盼望看到母亲的身影
。

那时我见到母亲真
是快活极了

，

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愿意为我
送桑叶到学校

，

这违反了校方的规定
，

寄宿学
校平时是不允许家长探视学生的

。

我之所以记得养蚕的事
，

大概因为养蚕
对于一个城里读寄宿学校的孩子来说

，

太麻
烦和太不容易了

。

养蚕只是让我找来这些小
东西让自己去关心

，

也给在逆境中的母亲添
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

。

蚕吐丝了
，

结茧了
，

那
些茧一动也不动

，

我的养蚕事业也就告一段
落了

。

不知道茧能干什么
，

就装进纸盒
，

收起
来

。

只是想到这些小黑毛毛虫就这么长大了
，

还能吐丝
，

还结这么美丽的蚕茧
，

世界在我心
里也就可爱了

。

这些蚕茧也真神奇
，

因为它们
，

我刚读一
年级时的情形

，

也在心中保留下许多珍贵的
片断

。

今天是我母亲的祭日
，

记得她停止呼吸
之后

，

我从她躺了四年的病床上抱起她时
，

母
亲轻得好像能飘起来

……

公司的客户送了我一本台历
，

橘色的封
面

，

大大的
、

红色的
“

2010

”

字样
，

我才意识到
又到年尾了

。

每逢年末
，

我的心底都五味杂
陈

，

有对即将溜走的一年的不舍
，

也有对新的
一年的憧憬和期待

。

小时候
，

特别盼望新年
，

不仅因为喜欢新
年时的烟花爆竹

、

丰盛饭菜
，

更享受那种欢乐祥
和

、

万象更新的气氛
。“

年年岁岁花相似
，

岁岁年
年人不同

”，

就像母亲常在年底说的
，

到了元旦
我就又长大了一岁

，

新年的年货和装饰品大抵
是差不多的

，

而人的心境就大不一样了
。

记忆中
，

我很喜欢潇洒地撕掉日历的最
后一页

，

那是一种辞旧迎新的喜悦
。

我想
，

发
明日历的人能想到把抽象的时光物化成一
页一页的纸片

，

着实是个浪漫的创意
。

参加工作以后
，

台历进入了我的视线
。

相
比之下

，

台历的制作更加精美
，

就像我现在手

里拿的这本
，

12

页的内页
，

左面是日期
，

右边是
和季节匹配的照片

，

简约
、

悦目
。

从飘着俊丽风
筝的湛蓝天空

，

到铺满落叶的橘色深秋
，

每个
画面上的主人公都笑靥如花

。

一本小小的台历
能把未来的光景缩印到

12

张小小的卡片里
，

把又一个四季轮回印刷到柔软的纸上
。

旧台历
背面的简短记事勾勒了我

2009

年一整年的
“

大事记
”，

是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直观的总结
。

其实
，

如果强调便捷与精美
，

电子台历可
能比纸质台历更胜一筹

，

但我更喜欢纸质的台
历

。

我觉得温软的纸上留下的笔墨更加立体
、

真实
。

几
MB

的迷你电子台历软件
，

就像是方
便面

，

总是不能和母亲做的手擀面相提并论的
。

淡蓝色的电脑液晶显示屏
，

可以显示各种鲜艳
的色彩

，

但总觉得缺少了一种厚重感
。

纸上的流年
，

即便是褪了色
、

泛了黄
，

却
依旧是我人生记忆中浓得化不开的情结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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棋中天地
“

对面不相见
，

用心如用兵
。

算人常欲
杀

，

顾己自贪生
。

得势侵吞远
，

乘危打劫赢
。

有时逢敌手
，

当局到深更
。 ”

这是唐诗人杜荀
鹤写的一首

《

观棋
》

诗
。

诗中
，

把行棋者的心
理活动和双方进行决战时的情境

，

写得十分
逼真传神

。

象棋和围棋
，

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
库中的璀璨明珠

,

名列
“

琴
、

棋
、

书
、

画
”

四大
艺术的第二位

。

谈起下象棋
，

人们大多知
道

“

车行直路炮隔山
，

马走日字象飞田
”

的
说法

。

有人说这是韩信发明的军中游戏
，

用来操练士卒
。

这大概是棋盘上有个
“

楚
河

、

汉界
”

之故
。

其实
，

早在春秋战国之前
，

就有人下象棋了
。

象棋
，

据说是舜发明的
，

他以棋教其弟象
（

他弟弟名叫象
），

因名象
棋

。

先秦史书
《

世本
·

作篇
》

中
，

就有
“

尧造
围棋

”

的记载
。

可见象棋和围棋的起源
，

具
有悠久的历史

。

下象棋和围棋
，

是一种启迪心智
、

陶冶德
性

、

升华人生的高雅娱乐活动
。

既寓有竞存进
退之理

、

阴阳消长之机
，

又含有经国用兵
、

治
国治企之道和兴衰

、

生死
、

存亡之义
。

行棋
，

是
读一本没有写成文字的活书

。

这部书
，

包罗万
象

，

有人生哲理
、

处世学问
、

心灵感悟
，

趣味隽
永

，

奥妙无穷
。

业余时间
，

除读读书报
、

练练书
法

、

写写文章
、

赏赏兰草等有益身心的活动
外

，

以象棋会友
，

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乐事
。

不仅趣味无穷
，

而且在行棋中
，

有益的哲理经
常使我有所感悟

，

得益甚多
。

春日的周末
，

阳光融融
，

在凉台上摆一棋
盘

，

一边烤太阳
，

一边下棋
，

悠闲自在
；

盛夏的
周末

，

骄阳似火
，

在树荫下泡上一大缸大理南
涧

“

黑龙潭绿茶
”，

纳凉行棋
，

实在爽快
；

秋日
里听秋虫的鸣啼

，

品尝核桃蘸蜂蜜
，

下棋行

棋
，

也感惬意
。

友人同事在楚河汉界之间沟通
交流

，

周末过得十分痛快
。

一日
，

恰逢周末
，

朋友邀我去下棋
，

刚落
座

，

就斟上两杯满满的漾濞
“

雪山清
”，

顿时一
股醇香扑鼻而来

，

以酒代茶
，

下得人昏昏然
。

一会儿
，

半路上杀出个
“

程咬金
”，

朋友的侄儿
前来迎战了

。

小伙子颇有
“

初生牛犊不怕虎
”

的精神
，

一副不置对方于死地绝不收兵的架
势

———

摆上个当头炮
，

忽然间又窜出匹卧槽
马

，

推兵走车
，

兵临城下
，

步步紧逼
，

来势凶
猛

。

我也不含糊
，

人到中年
，

办事希望稳扎稳
打

，

瞄准对方薄弱处
，

给他来个
“

将
”。

结果
，

几
盘下来

，

两垒皆有攻破
。

记得才学下棋时
，

看见有摆棋战
“

擂台
”

的
，

总要上前去呐喊
，

凑个热闹
，

有时免不了
遭棋手们

“

甩
”

个白眼
，

就这样
，

往往个把小
时蹲过去了

。

后来
，

话虽不说
，

心里却在为一
方助威鼓劲

。

别人的棋看多了
，

也逐渐懂得
了一点点布局和

“

战术
”，

再翻翻
《

棋谱
》

指点
“

迷津
”，

慢慢地变得明朗起来
。

原来
，

那一
车

，

一炮
，

一杀
，

一打
，

都默默地实施着脑海
中的一种构思

、

一个计划
，

以便达到一个目
的

。

一盘行棋
，

自己获胜时
，

呷上一口绿茶
，

点上一支
“

玉溪
”

香烟
，

使劲吸上一两口
，

然
后吐出得意的烟雾

，

从聚拢到散开
，

在空中

飘过几个烟圈
，

总感到一阵轻松和愉快
。

然
而

，

我一般情况下喜欢战
“

平手
”，“

和平
”

解
决河界两岸问题

，

其目的在于互相磋商棋
技

，

友情为重嘛
。

棋如人生
，

有时当局者迷
，

旁观者清
；

有
时当局者清

，

旁观者迷
；

有时当局者醒
，

旁观
者悟

。

无论行棋者和旁观者
，

只要用心揣摩
、

领会
，

都会有所收获
。

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欣赏棋艺的时候
，

曾激发灵感
，

写下这样一首四言诗
：“

五老峰
前

，

白鹤遗址
，

长松荫亭
，

风日清美
。

我时独
游

，

不逢一士
，

谁欤棋者
，

户外履二
。

纹枰坐
对

，

谁究此味
？

空钩意钓
，

岂在鲂鲤
，

小儿近
道

，

剥喙信指
。

胜固欣然
，

败亦可喜
。

优哉游
哉

，

聊复尔耳
。”

人世间
,

无论行棋还是观棋
,

只
有真懂棋者

,

才能寻到棋的真趣
,

领略到棋的
况味

。 “

胜固欣然
，

败亦可喜
”，

可谓道出了棋
的意蕴

。

行棋的真正乐趣
，

并不在比个输赢
，

而是在于行棋过程中的一种感受
，

在于棋外
之意的人生所得

。

行棋如同生活
，

时苦
、

时乐
、

时悲
；

有利
、

有
弊

、

有得
、

有失
。

所以要计划
、

安排
、

奋斗
……

正因为棋如人生
，

所以我会常常迷恋于
那叫人回味无穷的棋趣

，

在楚河汉界之间去
感受天地之广阔

、

人生之奥妙
。

□

李
柳
生

□

李
柳
生

中午下班回到家
，

我走进卧室翻箱倒柜
。

正在做功课的女儿跑过来
，

眼睛里写满了问
号

。

我笑着说
：“

单位组织献爱心活动
，

为贫困
山区捐赠衣物

，

我正忙着找棉衣呢
。 ”

女儿凑上前
，

歪着头问
：“

妈妈
，

为什么
要给他们捐衣服

？ ”

我解释说
：“

我们穿着厚
厚的冬装

，

在舒适的环境里工作或学习
。

可
是对家境贫困的人来说

，

冬天是多么漫长
而难熬

。 ”

女儿回到她的房间
，

抱出两件去年的棉
衣

，

说
：“

这些衣服我穿着有些紧
，

送给山区的
孩子吧

。 ”

我正准备打包装起
，

女儿胖嘟嘟的
小手按住粉色的棉袄

，

说
：“

妈妈
，

这件衣服扣
子松了

，

帮我缝一缝吧
，

要是扣子丢了
，

穿上
就不暖和了

。 ”

我轻声问
：“

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
？”

她仰
起头

，

认真地说
：“

别人也在帮助我呀
。 ”

女儿
已从蹒跚学步的婴儿

，

成长为一朵娇艳的小
花

。

让我想想
，

善良的种子何时落在她心里
，

何时开始叶芽初绽
？

女儿上小学后
，

我早上来不及送她
，

让她
自己去学校

。

十几分钟的路程
，

要经过一个十
字路口

。

清晨我们一起下楼
，

走到小区门口
，

她朝西
，

我朝东
，

总不忘了交代她
：“

路上不要
乱跑

，

不要跟陌生人说话
。 ”

有一天
，

当我再次交代这句话时
，

女儿立
刻反驳

：“

妈妈
，

跟陌生人说话
，

其实也没什么
不好

。 ”

原来女儿上学路上
，

常有人领她过马
路

。

起初
，

女儿绷着小脸
，

不言不语
。

时间久了
，

便放松了心情
，

主动跟陌生人道谢
、

挥别
。

前些天
，

刚下过雪
，

路面湿滑
。

经过十字
路口时

，

女儿重重地摔了一跤
，

有位男子跑过
来

，

抱起她冲向路边
。

女儿疼得眼里噙着泪
，

男子放心不下
，

又把她护送到学校
。

女儿跟我
讲起这些时

，

满脸的自豪与感动
，

我听得心头
一热

，

轻轻放下悬着的心
。

“

妈妈
，

我跟你一起去送棉衣
，

好吗
？ ”

女
儿的话

，

打断了我的思绪
。

我们拎起袋子
，

前
往单位的捐助点

。

凛冽的寒风刮到脸上
，

硬生
生的疼

，

女儿打了个寒噤
，

说
：“

妈妈
，

希望这
些衣服早些送往山区

。 ”

棉衣放到捐助点后
，

女儿甜甜地笑了
。

回家路上
，

边走边说的她
，

突然拉住我的
衣襟

：“

妈妈
，

借我
10

元钱
。 ”

原来
，

路边有位
老年乞讨者

，

衣着单薄
，

冻得脸色泛青
。

她跑
过去

，

递上钱说
：“

爷爷
，

买碗面吃吧
，

心里暖
和了

，

身上就不冷了
。”

女儿一脸的纯净
，

看得
我欣慰又欢喜

。

走出十几步
，

我回过头
，

发现老人朝这边
频频张望

。

幽深的眸子里
，

含着亲切
、

善意与
感激

。

女儿递上的何止是
10

元钱
，

那分明是
一缕温暖的阳光

。

感谢许许多多的陌生人
，

把柔软的一面
展现给孩子

，

让她暖暖的掌心
，

跳跃着爱的阳
光

。

即使有一天她会发现
，

有鲜花的地方也有
荆棘

，

但我相信
，

怀着一颗
“

善心
”

上路的孩
子

，

已学会了宽容与感恩
。

漫画
/

赵春青以前提到结婚
，

想到天长地久
;

现在提到结婚
，

想到能撑多久
？

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
，

每想到商州
，

我
就想起李天喜

。

因为李天喜
，

我一直对商州包
括商州人有一种特殊的感觉

。

李天喜是洛南县石坡邮电支局的乡邮
员

，

一身邮电标志服
，

一辆绿色邮电自行车
，

一只绿色邮电包
，

伴随他在秦岭深处的山山
岭岭

、

沟沟岔岔里奔波了近三十个春秋
。

平凡
的人

，

平凡的工作
，

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
，

赢得了当地政府领导和邮路上群众们的一致
好评

。

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
，

一
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

，

难的是一辈子做好
事

。

李天喜就是这样一个做了一辈子好事的
人

。

于是
，

他成了全国邮电部门的劳动模范
，

戴着大红花
，

进了北京城领奖状
。

采访李天喜我是充满信心的
，

因为李天
喜是山区投递员

，

又被评为全国邮电部门劳
动模范

，

应该有丰富的素材和典型的事迹材
料

。

见到李天喜我才知道采访并不是件容易
的事

，

的确应该称作一门学问
。

李天喜
，

瘦高个儿
，

微微有点儿驼背
，

一
对大眼睛放射着柔和的光

，

瘦长的脸上总是
带着憨憨的笑

。

这是个深秋的下午
，

李天喜送信回来
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

。

我介绍了来意之后
，

请李天喜讲述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
，

可
是等了半个小时他竟没说一句话

。

没办法
，

我只好按洛南县邮政局和石坡邮电支局领
导提供的线索提问

，

李天喜只是憨憨地笑
，

问什么都是一句话
：“

那都是过去的事了
，

还说那干啥
？ ”

我问
，

你跑一趟邮路要翻那

么多沟
，

爬那么多山
，

�那么多河
，

你就不
感到艰苦吗

？

李天喜说
，

那早都习惯了
。

我
问

，

你经常给邮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
，

还帮
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

，

这些年你是怎
么坚持的

？

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
，

没
有啥坚持不坚持的

。

我又问
，

你在邮路跑了
20

多年
，

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
？

李天喜回答
说

，

就爱干这工作
，

自己文化程度低
，

恐怕
其他啥也干不好

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
、

许多
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

。

李天喜说
，

就是那些
事

，

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
，

没有啥
。

我很无
奈地望着李天喜

，

好长时间没说话
，

屋子里
静得出奇

，

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
。

李天喜不
好意思地低着头

，

两只手在两腿之间不停
地搓着

。

为了缓解这种尴尬
，

我给他杯子里
添了一次水

，

在李天喜抬起头接杯子时
，

我
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

。

我知道
，

这样
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

，

于是转了话题问
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

，

效果依然同上
。

我借
出来上厕所的机会

，

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树发商量
，

决定跟着李天喜走邮路
，

进行实
地采访

。

当我们把这个意思告诉李天喜时
，

他喃喃地说
：“

去也好
，

不过都是些沟沟岭
岭的

，

远着呢
，

怕你们城里人不习惯
。 ”

我说
这是采访

，

采访要求这样做的
。

李天喜憨憨
地笑了

，

再没说话
。

第二天
，

我们早早吃了饭
，

就跟着李天喜上
了邮路

。

我们意外地发现李天喜穿了一身崭新
的邮电标志服

，

头上戴的大盖帽也是新的
。

发现
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

，

李天喜红着脸低下
了头

。

走出石坡镇
，

远远就有人和李天喜打招
呼

：“

老李
，

今儿个是走丈人家呀
，

咋穿得这么硬
扎的

？ ”

李天喜还是那么一笑
，

算是回答了
。

这条邮路通往李河乡
，

是李天喜跑得距
离最近

、

路况最好的一段
。

由于中途采访了几
户群众

，

走到李河乡乡政府时已是下午
1

点
多了

。

这天正好是星期天
，

乡政府只有一位副
乡长值班

，

听说我们是采访李天喜的记者
，

急
忙放下手中的活儿

，

亲自动手为我们下厨做
饭

。

他一边做饭
，

一边给我们讲李天喜的故
事

，

讲完一个就回头问帮他烧火的李天喜是

不是这样
。

李天喜望着副乡长笑笑
，

又低头给
灶膛添柴火了

。

在邮路上我们见了几十个人
，

包括上小
学的学生

，

每个人都认识李天喜
，

而且非常亲
切地叫他

“

老李
”。

被采访的每一个人
，

都能说
出几件关于李天喜的感人事迹

。

回到石坡镇
，

天已经黑了
。

晚上
，

我们采访
了石坡邮电局的其他几位职工

，

并采访了李天
喜的独生女

，

休息的时候已经有鸡啼声了
。

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
，

当我们带着记满
了李天喜故事的笔记本离开石坡镇时

，

他早
已在大门外等候了

，

还穿着那身平时不穿的
新邮电标志服

，

推着就要出班的绿色自行车
。

他双手握着我的手
，

涨红了脸
，

只说了三个
字

：“

还来啊
！ ”

我感觉他的手是有力的
，

而且
手心冒着汗

。

回到西安
，

我一口气写完了
《

魂系山间
乡邮路

》

这篇记述李天喜事迹的人物通讯
，

发表在
《

陕西邮电报
》

试刊号头版头条上
，

并
配有总编写的评论

。

不久这篇通讯被
《

陕西
日报

》

采用
，

同年被评为全国邮电新闻通讯
优秀奖

。

采访李天喜母亲与蚕

□

叶
延
滨

本报讯
（

记者毛浓曦
）

12

月
11

日
，

西
安广仁寺举行获赠佛舍利安奉大典暨藏传
佛教开光法会

。

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
、

北京
雍和宫住持嘉木样图布月活佛等高僧主持
大典

。

广仁寺此处安奉的佛舍利是释迦牟尼佛
舍利

。

据了解
，

200

多年前英国人占领印度
后

，

印度已不再是佛教国家
，

就把民间发现的
一些舍利子转赠给了泰国政府

，

泰国政府又
将这些舍利散发各地寺院

，

随后许多舍利子

流传民间
。

这次捐赠的居士
，

家族因为虔诚信
教

，

也得到九颗舍利
，

一直供奉在家中
。

她因
为非常尊崇唐文化

，

又鉴于现在中国的强大
，

认为佛舍利在中国一定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和
供奉

，

而广仁寺又是陕西唯一的藏传佛教寺
院

，

于是专程到西安捐赠
。

广仁寺是清康熙皇帝巡视陕西时敕建
，

他亲自选址西安城墙内西北角
，

寓意为巩固
西北边疆

，

保护汉
、

蒙
、

藏多民族团结稳定
。

寺
名亦为康熙亲赐

，

意为广布仁慈
。

广仁寺举行获赠佛舍利安奉大典

本报讯
12

月
15

日
，

由邯郸市老作家李
振力编剧

，

邯郸市欧氏影视艺术学校和北京
上邦天际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电影
《

太行妈妈
》

开机仪式在邯郸举行
。

《

太行妈妈
》

是一部为纪念反法西斯战
争胜利

65

周年
，

反映太行老区人民无私奉
献支援八路军

、

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主旋律
影片

。

影片记述的是
：

1942

年
，

日寇向我太

行山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
，

矛头直指八路
军驻地

。

为抗击日寇
，

部队首长几个年幼的
孩子交给当地百姓刘家抚养

。

敌人得到消
息后

，

派汉奸特务对刘家暗中监视
。

开饭馆
的鲁一贵酒后失言

，

无意中把刘家掩护八
路军孩子的事泄露给了汉奸

。

一场与敌人
艰难周旋

，

多次化险为夷的曲折感人故事
由此展开

…… （

张世斌牛谦平
）

电影
《

太行妈妈
》

在邯郸开拍


